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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独家专访

外滩18号，因为在电影《爱情

神话》中成为老白最后举办画展的

“殿堂”而成为影迷心目中“殿堂级

别”的美术馆。其实电影中四壁白

墙的“外滩18号美术馆”，现实中是

位于延安西路3300号的马利美术

馆，而真正的外滩18号里的美术馆

是久事艺术空间——精致优雅的艺

术长廊，主打国内外及本地实力派

艺术家的个展。

外滩18号，即位于中山东一路

18号的渣打银行大楼，又叫麦加利银

行大楼，是一栋著名的历史建筑，建

于1923年。1月8日，“青春王国——

青年艺术家群展”将在久事艺术空

间展出，作为久事艺术空间首个青

年艺术家群展，本次展览包含70

余组作品，将分为8个独立区域，

由8位青年艺术家共同谱写来自青

春王国的故事。

青春的主题包含了“浪漫与梦

幻、忧伤与私密、好奇与探索、对抗

与破坏”。青年艺术家对周遭世界

的感知是作品的精髓，既不纯粹是

与外界互动，也不只是绝对的关注

自我，而是对生活本质的独特观

察。在艺术家们自我的小宇宙中叙

述着生命的飘忽、迟疑、对抗、窥视、

洞察，在青春的语境里解一道艺术

方程式。

与此同时，电影中的“外滩18

号美术馆”——马利美术馆内正在

展出的是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

海市动漫行业协会携手主办，新民

晚报作为媒体主办的上海漫画艺术

大展。如电影中一般，展厅的墙一

片洁白简约，如今挂着一幅幅曾经

在新民晚报工作过的漫画家的40

幅画作。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答：我看到几个地方确实笑起来了，编剧
很灵巧，节奏又有意思，几条浅浅的矛盾线，

组合得很好，很符合电影的感觉。所以，我马

上就有镜头感，这是比较成熟的剧本。故事

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积木”组合得很到位，

审美上很舒服，心理平衡点非常多，有幽默

感。我一开始也不相信这不是一个上海人写

的剧本。

是徐峥把我拉进剧组的。我们都是在安

福路长大的，都是上戏毕业的，但是他比我小

好多届。我1989年演话剧《明日要出山》，是

个环境戏剧，沉浸式。他就坐在第一排，当时

还是中学生。我知道他对表演很感兴趣，就

直接用眼神与他交流，当时他有两只圆圆的

大眼睛。后来，他也经常提到这一段。

当时，对老乌的要求是，与徐峥年龄相

当，要讲得好上海闲话——我穷做功课咯！

我交关认真地学讲上海闲话！

两个“外滩18号”，他们正在展什么

让不少上海人二刷、三刷的沪语电影《爱情神话》里，
最“神乎其神”的镜头，堪称周野芒饰演的老乌，在听闻意
大利女星索菲娅 ·罗兰“死去”后，回忆当年情境至情感澎
湃处喜极而泣的表演——正当观众与银幕上的听众一并
擦泪时，他来了一句：“故事好听口伐？我编额呀！”

在跨年之际，本报记者以上海闲话专访从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退休、现居北京的周野芒，听他讲述《爱情神话》
的台前幕后，以及他的艺术观、人生观……力争适当还原
上海味道。

答：大家都欢喜听故事，听故事就想要有结果。《爱情神话》其实
是一首诗，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戏剧性很强的故事。它不像莎士比亚

写的《哈姆雷特》，就算是十四行诗，那也是个戏剧故事。《爱情故事》

表达的是一种情愫，一种够不到的神话，但可以相信它的存在。

但是，具体到演员的创作，也就是角色塑造，就要找到表演

的状态。我第一眼是不相信老乌与索菲娅 ·罗兰的——勿要瞎

搞好口伐？但是导演帮我讲：“侬做做梦好口伐？”

所以，我认为，老乌是处于做梦的状态，是个“鬼影子”——我

们肉眼看到他的存在，其实他是老白的“自说自话”，或者讲，老乌

是另一个老白——老白想做而不敢做的，老乌都替他做掉了。演

员就是要把人物想透彻，言行举止接地气，让人物更加可信。

至于大家看到的重头戏，从一开始剧本里就是这样写的，写得

还要结棍，讲老乌“泪流满面”。我不大相信，觉得这是吹牛皮呀！

不过，追究事实真伪确实意义不大。只是老乌对世界万物的万般

情感，汇聚在那一刻，达到情感巅峰——也许是上天的暗示，也许

确实魂灵头被抽掉了，那也许可能是我们叫做爱的东西。这个神

气活现的老乌，号称有个“小联合国”，谁真的看到过呢？

答：我性格上与老乌差了老远。停脚踏车的那一段被删掉一
点，有句原话是——我不是兜圈子的人。我不兜圈子。我平常生

活上没老乌这么讲究，翻不出介许多行头。去北京电影学院与观

众见个面，人家拿给我一套西装，我一看那么正式，都觉得不好意

思穿。我是哪能适宜哪能来。我觉得上海老克勒，衣裳就那么几

套，皮鞋也就那么几双，但是裤缝永远烫了笔挺，头势一定煞煞

清。这是保养得好。维护、保养得法，才叫腔调。

编剧兼导演在上海常去话剧艺术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

啡馆。经常出没马里昂巴的人，被编剧都捏在老乌身上了。

问：虽然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虚虚实实才是最高境
界，老乌与索菲娅 ·罗兰到底好没好不重要，但是，你个人

认为，老乌与索菲娅 ·罗兰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问：侬本人与老乌，像口伐？

问：格么，侬是哪种人呢？

答：我实际上是一个要做好自家的人。
该做好的工作做好，不要耽误、影响到人家，

别人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去帮。我会伸手，对

方如果拒绝，我不会坚持。大家都很成熟了，

不要假惺惺的善意。我喜欢直来直去。所有

的人都是独立的。用上海闲话讲，就是“识

相”。

实际上我对自己演老乌还不太满意，可

以再从容一点，“气急败坏”的地方多了一点，

应该再无所谓一点。

问：侬第一趟拿到剧本时哪能想？

问：侬是这部电影里上海闲话讲得最好额
人，为啥要穷做功课讲上海闲话？

答：一开始，大家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
全部讲上海闲话。这个故事不能“严肃”——

一讲普通话就“严肃”了，感觉不对。我们是

去年3月初拍到4月底。“我”走的这段戏，也

有过一个普通话版。导演讲：“我还是希望你

说普通话。”让我一记头闷脱。过两天，导演

又讲：“你可以先讲普通话，讲着讲着再转到

上海话嘛？”开会时，我就讲出来了。徐峥说：

“我认为还是上海闲话最好。”

剧本一句句都是普通话写的，演员就一

句句翻译成上海闲话——其中经常坐在咖啡

店门口的群演，就是当初混马里昂巴的人。

伊拉帮阿拉一道，一句句闲话翻译。

另外么，就是，我实际上是江苏人。

问：啊？侬勿是上海人啊？

答：我爸爸是扬州人，我妈妈是南京人，他
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我养出来一个月就睏在安

福路的草坪上了——那是当年上海人艺的院

子。侬晓得文艺大院里，不讲上海闲话的呀！

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大家都讲普通话。所

以，我要到20岁出头才开始会讲上海闲话。

要不是数理化、英文成绩不灵光，我才不

要学表演！因为数理化和英文老师一口上海

闲话，阿拉迭年代的老师都讲不来普通话，格

么上课我听不懂呀！最扎台型的辰光，就是

学校里办文艺演出，老师就讲“好了好了不要

上课了，侬去搞文艺活动”。然后，我再去其

他班级选几个积极分子跟我一道去排练。

我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人管

我，我一个人在后台长大，所以对表演一点儿

也不陌生。

我当时哪怕到北京旅游一趟都不想回上

海。

问：侬感觉《爱情神话》在北京口碑如何？

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来上海的外

地人、外国人多起来了，可以想见留下来的都

是各路精英。

其实来话剧艺术中心的60%的观众也是

迫切想融入上海生活的精英。他们接受上

海、改造上海的程度，比上海人还要快。他们

把他们理解的先进、优质的状态带到了上

海。家里干净漂亮，总是会吸引人来的。

问：格么，现在侬对上海的印象呢？

答：我感觉《爱情神话》的拍摄初衷，倒未
必是拍一部“上海电影”，而是欧洲电影，只是

上海确实海派、洋派，让人看到两者的交集。

在北京，圈内专家一致认为具有文学性和观

赏性。北京观众两极分化，有人欢喜得不得

了，有人觉得豆瓣的评分是骗人的。毕竟，这

是一部五原路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发生的故

事。就算换到上海的其他地方，味道就不一

定对了。

现在听说大家都在讨论蝴蝶酥，我笑煞

特了，阿拉这部片子，现在也变成“风光片”

咯？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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